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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儿童图画书中的死亡阐述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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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典儿童图画书中，对死亡的阐述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这主要表现在：看待死亡时自然的态度，死亡的

最终温暖指向，以及死亡在儿童心性关照下的轻逸之美。儿童图画书对死亡主题的表现，不乏轻松幽默与脉脉

温情以及天真烂漫的想法，这在满足儿童对死亡认知的同时，也给予他们强大的精神力量，使其摆脱了死亡的恐

惧，在面对死亡时充满勇气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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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与死”向来被认为是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
但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却因其读者对

象———儿童的特殊性，曾一度出现对死亡主题表现

的遮蔽。然而，就像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一样，儿

童文学作家们势必要承担起如何向孩子阐述死亡，

向他们传达正确生死观的重任。正如蒙田所说：

“如果我们想挣脱死亡的宰制，那么就要揭开死亡

的神秘，来熟悉它，习惯它，随时想起它。”

不管外界再怎么争论不休，经典儿童文学作品

已经证明了死亡主题在儿童文学中应有的地位和价

值。儿童图画书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典型样式，本文

试图通过对有关死亡主题的经典儿童图画书的分

析，来一窥儿童文学里的死亡阐述，看其与成人文学

的不同表现之处，以求确立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对

于孩子的深远意义。

一、一片叶子落下来———生命的自然

在欧·亨利的名篇《最后的常春藤叶》中，少女

琼珊得了肺炎，被疾病和生活困顿所折磨的她，顿时

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她躺在床上，看着窗外墙壁

上的一株常春藤，数着上面逐渐掉落的叶子，对女伴

苏艾说：“等最后一片叶子掉落下来，我也得去了”。

住在琼珊楼下的落魄画家老贝尔曼知道了这件事，

为了使琼珊摆脱生命的困境，在一个风雨之夜，他爬

上梯子，在墙上画下了最后一片叶子。最后一片叶

子没有掉落，琼珊因这一片叶子活了下来，然而，老

贝尔曼却因为受寒得上肺炎被夺去了生命。

在欧·亨利的这篇小说中，我们在看到老贝尔

曼身上闪现的人间温情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篇小

说的另一主旨，那就是作为人的生存意志———人在

死亡面前的顽强抗争。老贝尔曼咆哮琼珊的愚蠢想

法，并以自己的生命证实了人可以以不屈的精神力

量战胜死亡的必然。然而，老贝尔曼毕竟失去了自

己的生命，对死亡的顽强抗争所隐藏的也是人对死

亡的极度恐惧。

在儿童图画书中，我们也许看不到对于死亡如

此“铿锵有力”的描写，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死亡

的另一幅面貌———作为生命的自然。利奥·巴斯卡

利亚的图画书《一片叶子落下来》，向我们展示的正

是这样一片生于自然、老于自然的叶子。故事的主

人公弗雷迪是一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他和他的树

叶朋友们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春天、夏天。弗雷迪喜

欢在树下奔跑玩耍的孩子，也喜欢安静地坐在树下

交谈他们过去时光的老人。秋天到了，冬天也不远

了，有一天，弗雷迪看到一些叶子从树枝上落下去

时，他吓坏了，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作为树叶中最



大、最老、也最聪明的丹尼尔告诉大家“到了叶子离

开树枝落下去的时候了。有些人把这个叫做死”，

“万物都会死。不管是大是小，是强是弱。我们先

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经历日晒月照、风吹雨打。

我们学会跳舞、欢笑。最后我们死去”。

人对死的恐惧几乎与生俱来，死亡对任何一个

人来说，都是不可经验的。人类对于死亡的全部知

识，都是建立在对他人死亡的现象感知上。在哲学

上，死亡即是意味着“我的死亡”。在日常生活中，

成人不知道该如何向孩子解说死亡，部分原因正是

成人也不知道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的不可经验

性注定了它永远处于未知的状态，这种未知不管是

对儿童还是对成人来说都是一种畏惧迷惑。弗雷迪

说自己怕死，他不知道自己落下去后下面是什么样

的。作为智者的丹尼尔再次回答了弗雷迪，“对于

不知道的事，我们全都害怕，弗雷迪。这很自然”，

“不过，春天变成夏天你不害怕；夏天变成秋天，你

也不害怕。这些都是自然的变化。那么，你为什么

要害怕这个死的季节呢？”这不禁使人想到古罗马

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的一段话：“当

秋日来临，大地染成金色，人可以在低垂的谷穗和成

熟的橄榄中领略一种心旷神怡的美，何以人独独对

他自己生命的成熟期视若畏途呢？”［１］

一方面，畏惧是使人返归本真自我、超拔沉沦的

基本方式，死亡和对死亡的体悟则是彻悟本真自我

的最深刻最内在的方式。而另一方面，许多哲学家

和心理学家认为，彻底缓解对死亡恐惧的现实的做

法，最好莫过于把死亡理解为生命的一个自然阶段。

在儿童图画书中，对死亡的阐述多凡采取的正是这

样一种平和坦然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包括儿童作

家叙述死亡故事时的态度，也是故事中主人公面对

死亡时的态度。

《獾的礼物》中，獾很老了，老到几乎无所不知，老

到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有一天，“他吃过晚饭，坐在书

桌前面写信。写完信，他在火炉边的摇椅上坐了下来。

他轻轻地来回摇晃着，很快就熟睡过去了”。在画面

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安详的充满暖意的画，炉火安静

地烧着，獾坐在摇椅上睡着了。在苏珊·华莱的笔下，

死亡被描述成一件日常生活的事件，没有预兆，没有苦

痛，没有害怕，一切都那么自然。獾也只是觉得自己像

做了一个奇怪却很美的梦，他走入一条长长的隧道，抛

开拐杖，越跑越快，他觉得自由了，好像已经脱离了他

的身体。到这儿，死亡在作者的笔下，已经变成了一场

放弃肉体束缚、获得终极自由的过程。

儿童文学作品同样也不回避疾病给生命带来的

威胁。在《再见了，艾玛奶奶》中，当艾玛奶奶被告

知得了癌症无法治好时，她只是平静地说道：“我的

生命可能只剩下一年了，看样子，该做一些准备

了。”死亡的迫近并没有使艾玛奶奶跌入绝望的境

地，相反，她决定快乐地生活到最后一刻，像过去那

样生活。她像往常一样，到老人俱乐部去吃早饭，出

门时依然要化妆，最喜欢的事仍旧是修剪院子里的

花草。她不悲伤，也不恐惧，死亡在她看来，只不过

是做一次遥远的旅行。

生老病死，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将死亡看成是

自然生命的一种自然结果，将死亡作为生命的一部

分来接受，这虽然不似对死亡的顽强抗争那样给人

以震撼之感，却也不失为一种大智慧，具有超然的意

味。平静的态度，自然的结果无疑能给幼小的孩子

以心灵上的慰藉，使他们在面对亲人的死亡时，不那

么害怕，能够拿出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就如《一片

叶子落下来》扉页上所写的“这本书奉献给经历过

生离死别的孩子，奉献给对这种事无法解释的大

人”。儿童文学常是在这样的方面，较之成人文学，

给人以更深的震撼。

二、獾的礼物———爱与死的永恒

“爱与死”是文学的两大永恒主题，却也总是纠缠

在一起。即使是成人文学，描写死亡也绝不是让人实

现死，而是让故事中的人物和读者在面对必然的死亡

时，有所醒悟，从而思索人生，揭示生存的真谛。然而，

在成人文学里，对死亡的描写常常压得我们透不过气

来。萧红的《生死场》，鲁迅赞其文中描写北方人民对

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但

我想，如果一部儿童文学将死亡写成这样的“力透纸

背”，那便很有可能不能称其为“儿童文学”了。

在经典的儿童图画书中，表现死亡的主题，总是

和表现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弥漫于画面和文字中

的，不是死亡的阴冷、恐怖，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脉脉

温情，是生者对于死者的怀念，也是死者给予生者的

勇气和希望。

《獾的礼物》中，獾是一个让人依靠和信赖的朋

友，他总是乐于帮助大家，当他快要死去时，他说自

己并不怕死，他担心的是他离去之后朋友们的感受。

没有人能够把死亡当作一个纯粹的个人事件，一个

人的死，首先当然是意味着他（她）的生命（生活）的

结束，可是他（她）的死总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

许多的人和事。就像獾死去时，所有的动物都难过

得要命，他们聚在一起，开始想念有獾的日子，细说

起獾留给他们的“礼物”：獾教会鼹鼠剪纸，教会青

蛙滑冰，教会狐狸打领结，教会兔子太太烤姜饼。不

管是从文字的描述，还是从画面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到獾和这群动物朋友间的深厚感情。

而在《爷爷变成了幽灵》中，死去的爷爷变成幽

灵回来找小男孩艾斯本，为了想起一件忘记的事。

在寻找的过程中，爷爷想起小时候哥哥送他自行车、

年轻时和奶奶约会亲吻、初为人父时的手足无措，想

起参观过的博物馆、去体育场看的拳击赛、喝醉酒时

的尴尬，还想起和奶奶年轻时浪漫而疯狂的事。而

艾斯本也想起很多的事：爷爷带他去游乐场、看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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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钓鱼，爷爷冲他大吼大叫，和他一起扮鬼脸、挠他

痒痒、把糖藏起来……最后，爷爷终于想起了那件

事———他忘记了和心爱的艾斯本说再见。

我们说，生命和死亡不仅是生物性的资料，而且

是与人内在有关的基本经历。这种基本经历就来自

人与人之间的爱。我们接受和付出的爱乃是对生命

的肯定，被肯定的、被爱的、被接纳的生命才是真正的

生命，是幸福的生命。艾玛奶奶在自己的生命最后时

刻感叹：“我这一生啊，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过去那

些失败呀、痛苦呀，现在都变成了甜美的回忆。有些

人，我曾经觉得永远都不能原谅，现在也原谅他们了。

那个人那时候为什么那么做，我好像明白了……”

在这些故事中，死与爱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只

有体味过死，才能深切地懂得爱。正如里尔克在

《慕佐书简》中说的：“只有从死这一方面（如果不是

把死看做绝灭，而是想象为一个彻底的无与伦比的

强度），那么，我相信，只有从死这一方面，才有可能

透彻地判断爱”。［２］獾的死让我们看到了獾平日里对

朋友们的爱，也看到了朋友们对獾的爱。爷爷变成

了幽灵，却只是为了能回来和孙子说一声再见，这里

面包含的深重的爱足以让人动容。而不管是獾，还

是爷爷和艾斯本，他们回忆起死者生前的事，哪怕是

一件极普通极微小的事，都因为死者的离去而变得

爱意浓浓，弥足珍贵。

儿童图画书中死亡阐述的一部分意义正是在于，

通过死亡充分展示某种较之生命更为珍贵的爱与善

的价值。死亡打开了人们的心智，使人们猛然超出日

常的沉沦，明白什么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生

存的意义又是为了什么。弗雷迪说既然每个人都要

死，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活，丹尼尔就跟他说：“这是

为了享受太阳和月亮。这是为了一起过那么长的一

段快乐时光。这是为了把影子投给老人和孩子。这

是为了让秋天变得五彩缤纷。这是为了看到四季。

难道这还不够吗？”可以这么认为，对生命价值的理解

是以对死亡的认识为前提。只有依据对死的意义的

理解，人才能相应地确立自己的人生态度，建立社会

生活的行为原则和价值系统。如果不能对死的意义

有所领悟，则终难把握生的价值。这是儿童文学作家

在幼小的孩子心里播下的智慧种子，让他们从死亡的

恐惧中走出来，从而思考死亡，思考生命和爱。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死亡给人带来的沉重打

击。如果说在儿童图画书中，死亡总是表现得非常

自然，那么这种自然也包括生者面对死者时的自然

状态———他们总是很悲伤。獾说他死了，不希望朋

友们难过，但是这真的很难，獾的朋友们难过得要

命，大雪也掩盖不住他们的悲伤；小艾斯本面对爷爷

的死，伤心极了，趴在桌上，哭个不停；《小鲁的池

塘》中，好朋友小鲁的离逝使得“我”的眼泪再也停

不住了，“我”只觉得这像是一场噩梦；《爷爷有没有

穿西装》中，布鲁诺在明白爷爷的死是怎么一回事

后，无尽的悲痛涌上心来。

儿童文学不回避生者面对死者时的悲痛，因为悲

痛也是爱的一种表现，是生命的一种常态。每一个和

我们关系密切的人都会在我们心中唤起某种特殊的

东西，他们唤起的可能是一个人的勇敢，可能是一个

人潜藏的才能，也可能是一个人的脉脉温情。心理学

家维雷娜·卡斯特在《体验悲哀》中说，我们往往将他

人从我们身上呼唤出来的和一再呼唤的东西当作我

们自身，而我们与我们灵魂深处的关系，同我们内心

深处的自我的关系，无不打上我们同他人的关系的印

记，这就是人类的生存。因此，可以这么说，我们所爱

的人属于“我们灵魂的另一半”，本质上是我们的一部

分，决定着我们的生命感觉和我们对生命的看法。［３］

一个所爱的人的去世，就意味着一种共生关系

的破裂，这种剥离自然会让我们感到痛心。然而，在

维雷娜·卡斯特看来，我们不应该拒绝悲哀，应该体

验这种悲哀，体验这种分离，进行必要的哀悼，以便

在这个过程中找寻我们对自身和对外界的理解，建

立一种全新的关系。分离对我们而言，尽管十分艰

难，但是它不仅意味着丧失，而且也是对最大可能地

实现自我提出的挑战。于是我们便能看到，獾的朋

友们围坐在一起细说獾带给他们的礼物；小艾斯本

陪着爷爷去寻找过去的种种美好回忆；“我”和同学

们在校园里为小鲁建起了一座池塘；布鲁诺每天晚

上入睡前都会看着爷爷的照片，跟他说会儿话。通

过哀悼，生者在缅怀死者给他们带来的爱的同时，也

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心理上的成长，从对死亡的体验

化为对未来生活的全新希望。

儿童文学是乐观的文学，它不会让故事在悲哀

中停顿，在死亡中停顿，它总是有着最终的温暖指

向。等悲伤融化，再提到獾，说起他的又一个故事，

大家都露出了微笑；布鲁诺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在故

事的最后，迎接他的是米茨姑妈刚出生的宝宝，妈妈

说这也许是爷爷又回到他们中间来了。在儿童图画

书中，死亡绝不会是终点，就像丹尼尔对弗雷迪说的

有一天树也要死，“不过有一样东西比树更强。这

就是生命。它将永存，我们大家全都是生命的一部

分”。死亡不可避免，但是生命将永存，爱将永存，

这便是儿童图画书中“爱与死的永恒”，它们共同荡

涤着人们的心灵，丰富着孩子们的情感。

三、爷爷有没有穿西装

———儿童心性关照下的死亡

　　儿童图画书在表现死亡主题时，除了自然的态
度，最终的温暖指向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便是儿

童心性关照下的轻逸之美。儿童文学被认为是具有

一种轻逸之美的艺术品质，轻逸即是一种快乐，一种

天真，一种喜剧。［４］无限多样的个体童年所承受的人

类的苦难不会比成人减少一点，但他们在承受苦难

重压时表现出的勇气、乐观和本能力量是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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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以依靠的信念之灯。而这种快乐、天真、勇气正来

自儿童的自然心性。在表现死亡主题的儿童图画书

中我们可以看到，儿童心性关照下的死亡总能摆脱

沉重，变得轻盈起来，里面不乏轻松幽默，孩子对死

亡的认知虽看似幼稚，但天真烂漫的想法使他们摆

脱了对死亡的恐惧，使死亡、也使故事变得充满诗意

乃至具有哲学意味。

在《爷爷有没有穿西装》中，开篇就是布鲁诺的

疑问“爷爷有没有穿西装？”这也是图画书名称的由

来。布鲁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矮小的

布鲁诺看到爷爷躺在高高的棺木中露出的黑皮鞋鞋

底，这黑皮鞋是爷爷特地用来搭配西装的。小布鲁

诺这样天真的疑问，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为这个故事

奠定了轻松的基调，极大地缓和了爷爷的死给人们

带来的沉重打击。事实上，一开始布鲁诺也并不认

为爷爷已经死了，他觉得爷爷只不过是睡着了。随

后，爷爷的葬礼过程在布鲁诺的眼里，也是有别于世

俗的庄严、肃穆、沉痛的场面，而是爷爷活着的时候

“从来也没有举办过这么好玩的活动”。葬礼在布

鲁诺听来就像是“藏起”，他“经常在装有沙子的巷

子里玩藏东西的游戏，所以他当然不能错过看大家

如何把爷爷藏起来的机会”。出殡那天，大雨“哗啦

啦”地下着，抬着棺木的人缓缓地走在人群前面，突

然，有个抬棺木的人绊了一下，他那擦得锃亮的鞋子

踩进了一个水洼中，这引得布鲁诺忍不住大笑起来。

在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小布鲁诺穿着一件红色的

衣服在一群透着悲伤情绪的棕褐色大人中间，天真

地指着前面抬棺木的人的皮鞋。而当大人们为爷爷

哭时，小布鲁诺感到疑惑的仍旧是谁来安慰他们。

在《爷爷变成了幽灵》中，一开始时妈妈说爷爷

去天堂变成了天使，可艾斯本实在无法想象天堂的

样子，也无法想象爷爷变成了天使的样子，他问妈妈

“爷爷长着一对翅膀吗？爷爷穿着白色的长袍吗？”

在相应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艾斯本脑海里的

爷爷，是一副十分有趣的形象，一个老头子裸着手臂

胸膛，穿着白色长袍，长着一对翅膀，耷拉着双臂，一

脸无奈的样子。这画面让人忍俊不禁，与前面艾斯

本的伤心形成极大的反差。而当爷爷变成了幽灵回

来找艾斯本时，艾斯本觉得“这太好玩啦”。他让爷

爷按照一本介绍幽灵的书上说的，穿墙走过来又走

过去，他还让爷爷学着幽灵的叫声“呜啊啊啊啊啊

啊……”地叫。而相应的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爷

爷滑稽的表情，和艾斯本忍不住的笑。

可以说，在儿童自然心性中，游戏是他们最大的天

性。将葬礼想成是“藏起”的游戏、在葬礼上的大笑、爷

爷变成了幽灵还和他玩游戏找开心，这正是儿童游戏

天性的自然流露。儿童以游戏这样的方式极大地释放

了自己内心郁积的哀伤，也给身边的人、给读者带来了

沉痛中的些许安慰和快乐。而儿童这种游戏天性的自

然流露在充分体现儿童思维、儿童心理的同时，也隐隐

透露出一种面对死生时的超然洒脱态度。这不禁使人

想到我们中国古代亡妻以歌代吊的庄子。

庄子死了妻子，好友惠子来吊丧，可当他来到庄子

家里时，却只见庄子安稳地坐在那里，不仅不伤心，竟

然还在敲着瓦盆在唱歌。惠子实在不解，原来庄子并

非铁石心肠，也不是疯癫，妻子刚死时他也很伤心，可

是后来想到人本无声无形，只是在恍恍惚惚之间变出

了生命和形相，现在妻子回归自然，安然就寝于天地之

间，这岂不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又来哭哭啼啼？

儿童图画书中，儿童面对死亡时的天真乐观和

庄子亡妻以歌代吊所表现的那种飘逸无羁的超脱和

豁达似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者说，庄子的超脱豁达

精神也不过是对自己原初孩童性情的返璞归真。在

儿童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性情极有可能逐渐消失，

直至长大成人，陷入世俗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但同

时，我们又不得不看到，这样的天真乐观，这样的超

脱豁达对维系一个孩子的精神世界何等重要。

在台湾作家方素珍的图画书《祝你生日快乐》

中，小女孩得了癌症，可是当小男孩小丁子问她什么

叫癌症、会不会死时，小女孩就说“我妈妈说，癌症

又叫‘挨症’，只要我不怕，‘挨’得过去，就没事了”。

接着，小女孩又摘了一朵七瓣儿的小白花，一面撕花

瓣儿，一面念叨着“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

会”，小女孩说最后一瓣儿是“不会”，意思就是不会

死。这个数花瓣儿的游戏也是她妈妈教给她的。

如果硬要说前面布鲁诺、艾斯本面对死亡时的

天真乐观是对死亡的无知，那么，到了这里，明知面

对的是自身的死亡，小女孩那种无畏的勇气，以数花

瓣的游戏去面对癌症的恐怖和死亡的冰冷，这其中

所透露的又该是多么达观和富有浪漫情怀的精神。

小女孩是幸运的，因为她还没有被世俗所侵蚀，而更

幸运的是，她有那么一位好妈妈，是她教会了小女孩

这一切。图画书中，小丁子也玩起数花瓣儿的游戏，

一个“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的细节便说

明了这一切。因此，面对死亡时天真乐观的精神不

仅是对小孩，对一个成人来说又是何等重要，父母总

是以自己的言行默默影响着孩子。从这个角度来

说，儿童文学并不只是儿童的文学。

儿童在死亡面前，依旧传递着生命恒在的欢欣

和快乐，同时他们也积极构建着一个与现实原则相

疏离的“伊甸园”，那便是对彼岸世界的美好想象。

儿童天生具有一种超自然的、无拘无束的幻想精神，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儿童图画书中，对彼岸世界的

想象呈现出多种面貌。叶子弗雷迪融进了泥土里，

獾走向了长长的隧道，《爷爷有没有穿西装》中爷爷

的灵魂去往了天堂，《爷爷变成了幽灵》中爷爷则变

成了一个幽灵，《小鲁的池塘》中“我”以为小鲁变成

了一只蜂鸟飞回来看“我”，《祝你生日快乐》中小女

孩说自己不怕死，因为死了就可以变成小天使。

（下转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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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随着这种特殊感觉而变形。且看《鸽子》：

我说鸽子有五对翅膀，

你不相信！

有一天，我躺在草地上

确确实实看到的；

它们，每一只都这样

鼓动着翅膀，

飞上天空去！

如果你还不相信

我可以陪着你，

躺在草地上

等候它们，看它们

从我们仰望着的眼睛里

鼓翅飞起吧！

诗人开篇就给了我们一个不小的挑战，鸽子怎

么会有五对翅膀呢？西方现代派文学有一个重要的

审美特征，即审美内容上突出真实自我的心理行为，

追求内在的真实性。在文学表现何种真实性这一问

题上，英美意识流小说家普遍认为，只有把内心世界

混乱无序、朦胧的潜意识活动直接显示出来，才能真

正揭示其内在的真实。在这种创作观点的指导下，

他们有意破坏叙述的逻辑性，导致变形和陌生化。

从现象世界的角度和理性逻辑的角度看，他们笔下

的现实世界是不真实和荒诞的，但在超现实的意义

上其又是真实的，荒诞本身就是世界本体之真。荒

诞化是现代派作家对艺术之真的追求，实质上是一

种将生活荒诞化了的真实。在他们看来，客观世界

只是表象，主观现实才是本质，只有突破客观现实去

表现主观现实，才能获得“最高的真实”。因此，林

焕彰笔下拥有五对翅膀的鸽子是诗人主观的真实，

不合现实的理，却合内在的情。

四、结语

林焕彰的儿童诗是海峡对岸吹来的一阵清新甘甜

的风，它带着诗人特有的艺术品格：饱满的爱心，盎然

的童趣，飞扬的想象和陌生新奇的艺术表现力。林焕

彰的儿童诗是简简单单的，我们可以猜想，诗人在写作

的时候未必是一味地在追求陌生化的艺术手法，只是

因为诗人有一颗不老的童心，所以在观察世界的时候

能够发现我们发现不了的惊喜。阅读林焕彰的儿童

诗，我们仿佛看到自己的童年，它站在过去的时空里，

睁着明亮的大眼睛，好奇而陌生地看着现在的我们。

致谢：真诚感谢方卫平教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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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对彼岸世界的想象容纳了儿童内心最深处
的美好愿望和梦想，它又是一种承担，以天真的生命

想象点燃起希望之火，支撑起此岸的生命。儿童诗

意的想象，使死亡故事呈现出一种轻逸之美，也使得

他们那一颗幼小的心灵在面对亲人好友、面对自己

的死亡时有了一份无畏的勇气，使得他们能够摆脱

悲伤、摆脱死亡，走向全新的自我。

四、结语

精神分析学专家认为，儿童成长过程中有理想

化的需求，作为精神意向的外部客体，不论是人还是

事物，都可以植入儿童的精神世界并实际影响其人

格发展。因此，对有着“理想化”欲求的童年生命来

说，为他们提供健康乐观以内化为他们精神世界的

那一部分就极其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了儿童是否

能够内化形成相关品格的可能性。

这也是本文只选取关于死亡主题的经典儿童图

画书来进行探讨的原因，而这些图画书常被用作是

死亡教育、生命教育的范本。在儿童文学中，对死亡

的表现虽不像在成人文学中那么密集，但也为数不

少，然而，未必每一部表现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都那

么恰如其分。若一部表现死亡的儿童文学作品有失

水准，那么它给儿童带来的影响将是极其恶劣的，甚

至是危险的。因此，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在表现这

一主题时，应当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为孩子创作出具

有深厚精神底蕴的作品；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在

其阅读推广中更应当具有甄别良莠的眼光，以求将

最好的有益于孩子成长的作品介绍到孩子身边。

本文集中于探讨经典儿童图画书中的死亡阐

述，但鉴于篇幅，对儿童图画书里面的图画未展开作

充分的论述。然而，笔者也是希望读者能够自己亲

手拿起这些图画书，去寻找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去

品味经典、品味生死、品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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